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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男总是鼓励每一个人充分发表

自己的看法。在排练场上，没有明

星与龙套之分，只有为角色奔赴的

纯粹投入。“我们以‘向延安’的

精神创作《向延安》，逐渐凝聚起

一支有共同目标的队伍。”

将这支从五湖四海汇聚到上海

的队伍带起来，是一次独特的创作体

验。“累，但美好。”李伯男形容，

团队如履薄冰，用排练厅里的每一分

钟、一点一滴的劳作，努力抵达这个

目标——燃起一把照见心灵、激荡观

众情感、灵魂一齐呐喊的火。他希望

观众看完全剧，对《向延安》精神指

向的理解能更宽泛，尤其是年轻观众，

能在看戏时慢慢聚焦、接近“信仰是

什么”，从那个时代的青年身上得到

启发。“这部剧是表现伟大、描写崇

高的。在不同的情境之下，能支撑人

的精神的东西就是信仰。这个时代需

要什么样的精神的纯度、精神的硬度、

精神的内涵，关系到每个观众、每个

看戏的人。”

李伯男表示，最终的答案依附

在剧中一个个小人物的心灵成长史

上，依附在上海滩芸芸众生的悲欢

离合中。“作为谍战题材的作品，

我们追求的不是给予观众外部的情

节刺激与视听体验；我们希望这部

戏在谍战类型的基础上，更加具备

一种人学的价值和诗性的品格。”“我

们不拘泥于仅仅还原历史，还要在

历史中看人，看人心，看人情，看

人性。”

有谍战，但不是只有谍战。和

导演李伯男一样，原著作者、亲自

操刀改编话剧剧本的海飞正视了一

个最困难的问题：从小说到话剧，

怎么改才最妥当？

比如，没有了影视剧中惯用的

特写，细节该如何呈现？在特工的

世界，衣角或是领口无意中露出的

一枚针，都能引发一连串的联想，

但这样的表达显然不适合舞台——

任何细微的物件、动作或表情，观

众可能根本看不见。

几番推敲后，海飞决定保留原

著的精华部分，一些“太过复杂的、

绕来绕去的谍战”被舍弃，但不妨

碍整个故事依然跌宕起伏、出人意

料。“这次改编话剧，其实就是给

我上了一课。谍战只是《向延安》

的外壳，它的主要落脚点应该是人

生。”“《向延安》是一种肝肠寸断，

是一种悲秋苦冬，更重要的，它还

是一缕光。微凉的光，温暖的光，

照耀全身。”

《麻雀》《惊蛰》等作品先后

被影视化，海飞“红色叙事下人性

叙事”的特点为人称道。《麻雀》

的主角陈深不过是个理发师，《向

延安》的主角向金喜不过是个厨子。

这位家境富裕的小少爷原本只对做

菜感兴趣，谁能料到，后来他能潜

入了日本特务机关的食堂执行秘密

任务呢？“我觉得这种特别民间的、

贴近日常生活的人物设定非常有意

思，你会相信那就是发生在我们身

边的事情。”

宏大的历史叙事，由琐碎的世

俗细节构建而成。革命者们化身厨

师和裁缝，穿梭在街头巷尾。长筒

望远镜、《良友》杂志、莱卡照相

机；苏州河、福开森路、新新百货、

旗袍行、本草堂大药房……母亲是

上海人、童年寒暑假在外公外婆位

于杨浦区龙江路的家中度过的海飞，

还将自己对“文学故乡”的感情贯

穿在全剧的始末。他喜欢上海“里

弄的生活”，以前的《新民晚报》

和舅舅的藏书，让他的阅读“从上

海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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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革命不是请客

吃饭，谍战不是闯关

游戏，因为有牺牲，

所以有领悟。


